
“开民智以伸民权”的命题，长期被视为晚

清启蒙运动的核心逻辑。然而细究梁启超的思想

轨迹，可发现一条从“教育先行论”到“智权并

行论”的深刻转向。这一认知演变揭橥了专制政

体下教育变革的先天困境——民智的开启若缺乏

制度保障，终将陷入权力与知识的博弈黑洞。  

然而政治现实的残酷刺破了这一幻想。

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，在接触卢梭

《社会契约论》及目睹明治宪政实践后，思

想 发 生 重 大 转 折 。 他 在 《 新 民 说 》 中 修 正

道 ：“ 民 智 与 民 权 ， 如 车 之 两 轮 ， 鸟 之 双

翼 ， 相 需 而 成 ， 不 可 偏 废 。” 这 一 醒 悟 源 于

双重反思：其一，专制政权天然恐惧民众觉

醒。清政府1906年虽颁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

却将“臣民权利”附则化，证明统治者仅欲

借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；其二，缺乏制度保

护 的 教 育 如 沙 上 筑 塔 。 1903 年 《 苏 报 》 案

中 ， 章 太 炎 、 邹 容 以 “ 开 启 民 智 ” 之 罪 入

狱，暴露知识传播若无法律屏障，终将被权

力碾碎。  

梁启超的困惑正揭示深层矛盾：教育能

否单枪匹马突破专制牢笼？他在《敬告当道

者 》 中 的 悲 鸣 给 出 答 案 ：“ 诸 君 若 欲 民 智 ，

则 不 可 不 予 以 民 权 。” 直 指 制 度 变 革 与 教 育

启蒙的共生性。没有言论自由，新思想便成

“惑世诬民”的罪证；没有司法独立，学堂

师生随时因“思想犯”身份被缉拿；没有议

会平台，新民参政理想终为泡影。严复翻译

《群己权界论》时强调“国群自由”乃“小

己自由”之基石，正是对梁氏困境的学理呼

应——脱离制度保障的个体智识增长，非但

不能伸张民权，反而可能沦为权力规训的对

象（如清末新政中“教育救国”口号被收编

为统治工具）。  

这一历史辩证警示我们：将教育简化为

“开智即得权”的等式，实则是将复杂的权

力结构问题技术化。当代理性公民培育与民

主法治建设必须同步推进——没有教育，权

利意识将成无根浮萍；没有制度，知识力量

终是笼中之鸟。梁启超的智权悖论，至今仍

拷问着每一个转型社会。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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